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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不遇之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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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孔子为追求理想周游列国却始终没有被重用。其原因不是后人所说的孔子之道“迂阔而不切实际”，主要应归之于以
下两个方面：孔子的“正名”主张和为政实践；昏君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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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从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鲁哀公十一年而归（取钱穆观
点，参《先秦诸子系年考》），十四年间，周游列国，栖栖皇皇，历经坎

坷，却始终没有被重用。究其原因，当今学者大都把它归于孔子之

道“迂阔而不切实际”。笔者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反复考查，认为上述

看法是对孔子为政思想的一种误解，是没有把孔子所追求的理想治

国方略与其当下的治国主张相区别开来的必然结果。

孔子“不遇”真的是因为其“迂阔”之道吗？

“迂阔不遇”观是建立在孔子的德治基础之上的。它认为，

孔子时代，天下已乱，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地位，皆崇尚法治和

武力，而孔子之道具有“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这种

带有长远目标的特点。这当然不适应当时急功近利的诸侯的口

味，孔子也因此到处碰壁。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我们只要把孔

子的有关材料稍加整理，便会发现它的立论缺乏坚实的基础。

的确，孔子崇尚德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 ］（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有耻且格。”［ ］（   ）孔子一生所崇敬的尧、舜、文、武、周

公都是以德治天下的模范，“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

为大，唯尧则之”；［ ］（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   ）

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孔子理想中的人物和治国方略，是为实现其

大道所追求的目标。而现实却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

侯出”；“陪臣执国命”。王权旁落、诸侯纷争、卿大夫专政的混乱

局面根本不具有实现德治的土壤。这一点任何人都清楚，何况

我们的大圣人呢？所以孔子认识到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去开

垦一片适于德治开花结果的“土地”，才能使自己理想中的治国

方略得以付诸实践，实现自己的大道。而开垦这片“土地”的工

具无疑是法治和武力。孟子曾赞誉孔子是“圣之时者”，就是指

孔子能因时制宜。所以笔者认为：孔子是不排斥法治、主张使用

武力的，并且付诸了实践。（关于孔子德治思想和崇武尚法思想

之间的关系，笔者另有专题论述）其证据简述如下三个方面。

一，孔子为鲁司寇时所做的三件大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鲁
定公十年夹谷之会，孔子以武力为后盾和以武力对待齐景公的

无理；（ ）鲁定公十三年以武力“堕三都”；（ ）鲁定公十四年，孔

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七日而诛杀鲁大夫少正卯。［ ］（          ）

二，孔子平时的言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论语》中的有

关话语：“子之所慎：齐、战、疾”；［ ］（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

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

也’”；［ ］（    ）“ 子 贡 问 政。子 曰：‘足 食，足 兵，民 信 之

矣’”；［ ］（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    ）

孔子听到陈成子弑简公，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

请讨之。”［ ］（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

焉”；［ ］（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欲伐蒲，孔子表示赞

同。三，从别人对孔子的为政评价中也证明了这一点。《孔子世

家》载，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把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途不拾

遗，四方宾客来归，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

焉，我之为先并矣。”［ ］（     ）在这里，齐人用了“霸”“并”二字，

可知孔子为政必尚法崇武。《孔子世家》又载：“冉有为季氏将

师，与齐师战于郎，克之。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 ］（     ）

孔子的以法和武力治国的实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表现有

二：一是上文说的“齐人闻而惧”；二是鲁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

宰，“一年，四方则之”。文中虽没有指出孔子用什么方法治理中

都，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得出法治和武治的结论。因为当时大

夫专权，时势混乱，孔子为中都宰，必不可能以德治之，否则中都

必不能治；另外，当时诸侯皆崇武尚法，如孔子使用“迂阔”的德

治，四方也不会“则之”了。

上述材料不仅可以表明孔子不排斥武力和法治，还表明孔

子所追求的当下为政之道不是“迂阔而不切合实际”的德治，而

是效果明显的以法治国和以武治国（当然，我们不排除在法治和

武力中夹杂着德治的成分）。基于此，建立在德治基础上的“迂

阔不遇”观便丧失了其立论基础，成为空中楼阁了。所以我们认

为，孔子周游不遇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他所追求的德治的思想和

主张。那么其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孔子周游不遇之原因新探

孔子周游不遇的原因应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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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以下两个方面：“正名”的主张和实践；昏君乱邦。

一、“正名”的主张和实践触及了当权大夫的利益，成为孔子

周游不遇的最重要的原因。孔子周游列国，其直接目的是为了

求仕，但却屡遭排挤和谗毁，有时甚至有生命的危险。究其原

因，主要应归于孔子当下的为政主张和为政实践，也就是说，“正

名”是造成他遭排挤的最重要的原因。

“正名”既是孔子首要的为政纲领，又是他的首要的为政行

动。《子路》中载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

子说：“必也正名乎！”那么“正名”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把混

乱了的封建等级秩序重新筐正，使之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的要求（按：“正名”一词是孔子晚些时候才提出的，但其实

质内涵却早已提出）。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正名”呢？原因是当

时社会已经“名不正，言不顺”，周王朝已形同虚设，令出于诸侯，

权归于大夫。这与孔子所追求的文武周公时代的礼乐文明完全

相背了。因此为了实现其建立“东周”的伟大理想，孔子提出了

“正名”这一首要的当下为政主张。那么他又靠什么来“正名”

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德治和礼让。因为“正名”的矛头

是直接指向专权的诸侯、大夫的，故必然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

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用德治和礼让去“正名”是不可能的。在

当时情况下，“正名”的重要手段应是武力和法治。孔子也是这

样做的。孔子为大司寇时领导实施的“堕三都”军事行动，不正

是他以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正名”计划么？孔子为大司寇的

时候，鲁定公已有名无实，三卿（季氏、叔孙氏、孟孙氏）擅权，“禄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    ）。而三卿之家的

权势又被家臣所垄断，即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这是违反尊

王忠君之道的，孔子对此很是不满。为了强公室、抑三卿、贬家

臣，孔子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并亲自指挥曲阜之兵，摧毁了

费邑（季氏家臣的城堡）。但最后“堕三都”的计划还是失败了，

因为回过神来的三卿已认识到：孔子的“堕三都”不光是要削弱

家臣的势力，而且还要削弱他们自己的势力，其最终目的是“强公

室”。这是与三卿的最初愿望相反的，他们当然不干了。故孔子

以武力“强公室”的计划没能实现。然而此等大事必为众诸侯所

知，对各国的当权大夫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孔子正名的矛头是

直接指向他们的。这也必使他们对孔子怀有很大的警惕和怨恨。

事实上，早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因鲁乱而适齐，与齐景

公谈政，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主张（即是后

来的“正名”），因为当时齐国的政权业已操在了卿大夫手中，正

如司马 迁 所 说：“当 此 之 时，陈 恒 制 齐，君 不 君，臣 不

臣”。［ ］（     ）在孔子看来，齐国之政的当务之急便是加强齐候专

政，削弱大夫势力，所以他一针见血地为齐景公提出“君君、臣

臣”的为政方略。孔子“君君、臣臣”为政方略的矛头是直接指向

齐国专权大夫的，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恐惧和怨恨，于是才有“齐

大夫欲害孔子”。（这欲害孔子的齐大夫定然是陈恒之流）孔子

听说有人欲加害于自己，而齐景公又无可奈何，只有离开齐国。

因此，孔子离开齐国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正名”主张危及到了齐

国专权大夫的利益。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直接

原因也当在此。

《孔子世家》说：“孔子适卫⋯⋯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

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

卫。”［ ］（     ）这里的“或”肯定是卫国有权有势的人，否则，凭着

孔子的威望，鲁卫又是兄弟之国，卫灵公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之

言而疏远孔子的。那么，这个“或”为什么要“谮”孔子呢？原因

是孔子的到来对他们构成了某种威胁。而能够使当权者心惊胆

战的，不是他那德治的主张，因为德治只不过是“迂阔”而已，根

本对他们的权势构不成威胁。只有他那针对违礼大夫的“正名”

主张和“堕三都”的行动，才是“或谮孔子”的直接原因。在当权

之人的排挤之下，孔子也不得不“去卫”了。

《孔子世家》又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

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礼记·檀弓》载，桓魋为

自己造了一口石椁，花了三年时间尚未完成，孔子知道后，批评

他说：“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   ）意思是说：像

这样的奢侈，死后还不如尽快腐朽的好。后人便推测孔子之话

激怒了桓魋，故欲杀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桓魋也许是想杀

孔子，并且以他在宋国的地位，杀孔子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不

可能是因为一句话就杀人。桓魋没有杀孔子，大概是孔子的名

声太大了，他只是拔倒了孔子习礼于其下的大树，借以来吓唬孔

子，其目的是阻挠孔子入宋。那么桓魋为何要阻挠孔子入宋呢？

我们来看桓魋的背景。司马桓魋是宋桓公的后代，宋景公的宠

臣。据《左传·定公十年》载，宋景公曾因桓魋的缘故而逐其两

个兄弟：公子地和公子辰，导致地、辰入于萧而叛乱。又《左传·

哀公十四年》说：“宋桓魋之宠害于公，公使夫人骤请享焉，而将

讨之。”杜预注：“恃宠骄盈。”杨伯峻说：“疑不仅骄盈而已，盖已

势不两大。”［ ］（     ）后桓魋恃权叛君，失败奔卫。可见桓魋当时

是宋国炙手可热的权臣。桓魋的专权和孔子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桓魋自己也十分清楚。如果孔子入宋，他

的“正名”的主张必定会给桓魋的权势带来极大的威胁。这才是

他“欲杀孔子，拔其树”，以武力阻挠孔子入宋的真正原因。由于

“正名的威力”，孔子被阻挡在宋国的大门之外了。

《孔子世家》又载，孔子不得志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

而闻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窦、舜本为贤者，赵简子始用之，终

杀之），临河而叹，终不至晋。《赵世家》评赵简子说：“赵名晋

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     ）可见赵简子也是孔子发

起的这场“正名”运动所针对的对象。孔子自己也意识到了这

点：他的“正名”主张必和赵简子的利益发生冲突，如果他入宋，

必也会遭到窦、舜之灾，故此才有临河之叹。

《孔子世家》又说，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往聘，“孔子将往

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

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

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

围孔子于野。”［ ］（     ）可见“围孔子于野”是陈蔡“用事大夫”的

计谋。原因是孔子“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那么“诸侯之疾”

是什么呢？当时诸侯最大之“疾”便是大夫专权，也是孔子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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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的。就连陈蔡大夫自己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孔子之

意，害怕孔子至楚会对他们不利，故发兵围之，以阻挠孔子入楚。

从根本上讲，还是“正名”惹的祸。

另外孔子入楚，楚昭王欲以地封孔子，却遭令尹子西的谗

言，其原因也当在此。在此就略而不谈了。

上述的桓魋、赵简子、陈蔡大夫、令尹子西，还有那个在卫灵

公面前讲孔子坏话的“或”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各国专权

的大夫，当然也都是列在孔子“正名”名单之上的。在耳闻目睹

了孔子当下的为政主张和在鲁国的为政实践后，他们对孔子的

到来必定怀有极大的恐惧之心和敌对情绪，为了他们自身的利

益不受侵害，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对孔子之行加以阻挠。这正

是孔子周游列国而不遇的根结所在。所以说，孔子“正名”的主

张和“堕三都”的实际行动才是他周游列国不遇的最重要原因。

二、昏君乱邦是造成孔子“不遇”的又一原因。孔子周游不

遇，大多数是在遭受别人的排斥下不得不黯然离开的，但也有他

主动求去的。其原因是有的国家不能为孔子施展才华提供适宜

的土壤。孔子周游列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求仕，最终目的是推

行他的大道。而在那个时代，推行大道的首要条件是：依靠最高

统治者，求得他们的帮助。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一直希望找

到一个能帮助他实现理想的贤明国君。可是有的国君昏庸无

能，根本不能作为实现理想的依靠，如卫灵公，虽表面上任用他、

尊重他，却一直是把他当作一面“尊贤”的招牌来养活着，即孟子

所谓的“际可之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

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 ］（     ）这种“尊重”和孔子希望得到

重用的思想是相违背的。孔子自己就曾骂过卫灵公，《宪问》中

说：“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 ］（    ）又《卫灵公》：“已矣乎！吾

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    ）其实孔子一开始对卫国还是情

有独钟的。一方面是因为“鲁、卫之政，兄弟也”［ ］（    ），另一方

面，卫国有实现其大道的基础。《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

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 ］（        ）这段话是说，“孔子

一进入卫国就有一种‘人口兴旺’的感觉，‘人口兴旺’在当时常

常是安定富庶的标志。”［ ］（   ）孔子正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

民富足，然后施以教化，最终实现自己的宏大理想。所以他先后

在卫国呆了很长时间，但最终因为卫灵公的昏庸，使得孔子如笼

中大鹏，无法展翅高飞，后来不得不离去了。再如晋佛肸以中牟

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但最终却没去。原因是佛肸之叛原

本就是违礼之举，是孔子所说的“其身亲为不善者”，故“君子不

入”。有的国家如陈国，本来就是小国，加之国君无能，又常遭受

吴、楚等大国的夹击，故“陈常被寇”。这样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国

家，更不适合孔子的要求。故当吴、楚交相侵伐时，孔子去陈。

另外，从孔子自身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主动离去和他的性格

也有很大关系。孔子性格耿直，为人光明磊落，反对花言巧语：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   ）；“巧言、令色，

鲜矣仁”［ ］（    ）；他赞美耿直的史鱼，“直哉史鱼！邦有道，如

矢；邦无道，如矢”［ ］（    ）；他直言不讳，骂卫灵公“无道”，讥刺

季氏的“八佾之僭”，批判司马桓魋，他向一切“违礼”现象进行

着猛烈的抨击。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   ）。其实，在那个礼乐衰

败的乱世，正直如孔子一样的人是行不通的，他自己也认识到了

这一点，他说：“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

矣。”［ ］（   ）李泽厚《论语今读》引《集释》（皇疏）引范云：“祝鮀

以佞谄被宠于灵公，宋朝以美色见爱于南子。无道之世，并以取

容。”［ ］（    ）可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不光表现在他那“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上，他那“一以贯之”的大道上，

而且还表现在他“仰之弥高，$之弥坚”的光辉人格上。孔子正
直不屈的性格决定了他在乱世的悲剧命运，他不会向统治者点

头哈腰，奴颜婢膝以求施舍。“堕三都”受挫之后，季桓子沉迷于

声色，生活更加腐败，孔子没有与他沆瀣一气，而是丢掉荣华富

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弃大司寇之位如弃敝

履。在去留问题上，孔子的气节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综上所述，孔子为追求理想，周游列国，却终不得用，最重要

的原因是他的“正名”主张和实践触及了当时各国当权大夫的利

益，遭到了他们的排斥。真是成也“正名”，败也“正名”。另外，昏

君乱邦及孔子自身的性格特点也是导致他周游不遇的两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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